
竹中別後四十年憶往 

                             1967年畢業-高三忠班陳春榮 
                                    撰 稿– 2007年 3月 26日至 4月 20日  
今年3月24日中午於新竹市綠水路”喜福園”餐廳舉辦本班每年一次之同學會

(今年係第4次聚會,由張茂柏同學主辦),餐會將結束前,同學會所邀請之導師趙

制陽老師特移駕至學生座位旁與學生話家常,其中特別叮囑”明年新竹中學之校

友會將輪到第20屆畢業校友主辦.你們是忠班,如同龍頭,定要擔負起主持該屆

之校友會年會重責,日期是每年農曆年後第2個星期日.經過多年努力校友會基

金已相當充裕,如何舉辦年會可與學校校友會人員聯繫,但最重要的是要編一本

校友會年刊,貴班能於4年前發起同學會每年聚會一次,每次均能選出下屆主辦

人,陳同學你出力最多,希望能秉持此精神,召集數位熱心同學,共同協助舉辦

2008年校友會年會盛事並多提供稿件,多利用人脈邀稿,完成年刊之編印”.以師

命難違,因此鞭策自己完成了這份稿件. 

 

1963年家父自高雄煉油廠調至苗栗慕華尿素廠服務(約1971年後,該廠被台肥併

購,改為台肥苗栗廠)我亦由高廠子弟學校-私立國光中學轉學至苗栗.因政府已

決定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當時苗栗縣最好中學為省立苗中,因前述原因,不能

再招考轉學生,故家父為我能儘速銜接次年即將來臨之高中聯考,急忙插班就讀

私立建台中學.以當時該校之學風與程度,要考上新竹高中,相當不容易,故透過

當時念省立苗中的一位鄰居,介紹前往當時在省苗中教英文之戴寶林老師處補習

英文,也很巧在該補習班碰到後來亦考進省竹中之三位同學-何碧鴻(同班一年

半)、彭雙喜與何平遷.我們四位亦均住在學校宿舍三年,算是一段巧緣. 

 

1964年暑假,聯考完約2個星期,接到學校通知已考取省竹中,內心興奮無比,依

通知單於報到日前往學校參加開學前之新生訓練,新生訓練共計五天(這在當時

應是創舉,其他高中學校僅只二、三天新生訓練)我也是第一次住學校宿舍,甚感

新奇.以下就記憶所及,略述四十年前所留下片段值得回億之趣事. 

 

1.新生訓練由辛校長於操場舉行開訓典禮.第一次見識到道地的廣東國語,第一

天上午幾乎不知他在說甚麼,但到下午已能聽懂近8成,第二天起已近乎能全

懂.辛校長一些廣東國語至今仍未忘的如”拉基”意指”垃圾”,”及及樓” 

意指”垃圾筒”,”孩子”意指”鞋子”.其實現在回想起來,學校裡尚有數位

比辛校長更不易懂的中國內陸腔的老師(坦白說,聽久也就懂了),如一年級擔

任本人誠班導師-教歷史的龔誠芳老師,往往上課後十分鐘,班上約有八成同學

因聽不懂而進入夢鄉,但他亦不在乎學生上課睡覺,只是說話腔調常常會突然

冒出音量很高之”這個----“,全班為之驚醒,也因此同學们私底下給他取了

綽號”這個“,又如教數學之彭商育老師,因一直擔任數理班數學老師,無緣作

其學生,惟高三時,有一堂數學課因吳鵬綱老師請假,請彭老師代課,其湖南國

語堪稱一絕,如解析幾何提到之”極軸”,其讀音近乎”氣仇”,能有機會聽到

這些中國內地國語,應把它當作一種機緣與福氣,目前年輕人大學畢業後赴中

國工作機會日益增加,提早聽到這些中國內地國語,絕對在工作上與陸幹溝通



有所助益. 

2.五天新生訓練,遠道學生均申請住宿,這對我們從未離家在外住宿者而言相當

新奇, 也因此能有機會多認識非本班同學,猶記得因省竹中在當時公立高中算 

  升學率相當高的一所學校,住宿同學裡尚有來自高雄(張國權,好像仁班),雲林

古坑(葉炯熙,好像和班),彰化(袁幼堅,好像誠班)等.高一新生均住第一宿舍

(目前已拆除,改建為網球場),每間約3-4坪大,上下床舖住九人,僅留第五床

之下舖供學生擺盥洗用具,另有一儲藏室每人分得一個擺個人衣物之皮箱,僅

在窗口置一公用書桌,燈光相當昏暗,當時尚懷疑要如何坐下念書,後來管宿舍

教官告知”念書要去教室念,寢室係休息與睡覺用.”當時每月伙食費為3百

元,住宿生還需組織伙食採買團,每天2位同學約在早上5:30於校大門口與伙

房師傅老夏(山東人,大嗓門,不知是否仍安在?)碰頭,坐上他的腳踏三輪車下

山,前往東門市場買菜,回程因係上坡,同學需下車幫忙推車.當採買好處是當

天可休假不用上課.早餐千篇一律為一個饅頭(個相當大,約為目前市售饅頭3

倍大)與一碗帶有數片蛋花之鹹稀飯,沒有醬菜,豆腐乳或花生等配菜,甚難下

嚥,但為維持體力,也只能拼命吞.中晚餐均只有2道菜(一葷一素)無湯,葷菜

如為魚,千篇一律為”鐵甲魚”,其身上甲殼均已呈剝落狀(已快壞掉),只能 

  先炸過,再紅燒,以去腥味,如為豬肉,均係粉蒸,每月有一次加菜,是難得有三

菜的機會,會吃到炸豬排,這在當時已是一種享受.談到盥洗設備,更是克難,盥

洗室裡有一大水池,其所儲之水約僅能供應半數住宿生,故晚到者只好提著臉

盆,毛巾與換洗衣物至教室前洗手台洗澡,因宿舍全年不供應熱水,事實上晚上

在教室前洗澡對我們來說並無差別,只是冬天戶外洗冷水澡,寒風冷冽,滋味並

不好受,據教歷史詹行懋老師(第十屆校友,初高中均就讀竹中,每年受邀參加

本班聚會)告知,當年在舊教學大樓前,體育軍訓辦公室邊,有一口井,當年他們

住宿時,偶而還需至井邊提水沖澡,比我們更克難.但很奇怪,在這種磨練下,住

宿竹中洗三年冷水澡從未感冒,伙房衛生環境奇差(還記得有些水泥地已掉落,

露出土塊)亦未感染B肝,C肝,應是上天對我們苦難學生的一種恩賜. 

 

3.住宿生每晚七點至九點尚需移至教室晚自習,教官幾乎每晚巡查兼點名.星期

六免晚自習,算是有些自由活動時間.還記得,如周末沒回家,三兩同學相邀下

山至戲院看場電影算是最好的消遣,當年光顧的戲院如國民、新生與新竹戲院

均已不在.學校後山-十八尖山,亦是考完試,較輕鬆的周日踏青之地.當時由 

  宿舍往十八尖山,仍有不少橘子園與濫葬崗,這次聚餐後與七八位同學在詹老

師陪同下,往後山逛了一圈,才發現與四十年前截然不同,道路兩旁種滿了花卉,

可說花團錦簇,遊人如織,當年廢棄之防空壕,更被內政部整頓為”重力實驗

室”沒想到在市政府努力建設下,十八尖山竟能脫胎換骨成為新竹市觀光景 

  點,應是當初我們所始料未及. 

 

4.當年省竹中有些學生考試與評核制度與別校截然不同.如每學期有五次月考,

第1,3&5次考主科(國、英、數、生物/化學/物理),第2&4次考副科(歷史、地

理、公民/三民主義),再加上期末考(各科全考).學期末拿到成績單如有50-59 

  分者,尚能補考,50以下不能補考,一學年(兩學期)下來,經過補考,不論主副科

只要2科為紅字即留級.由於當時辛校長要求德智體群並重,音樂與美術亦需



考試,這對天生五音不全與無美術概念者確是件苦差事,猶記得高一升高二時,

曾有同學因音樂與美術不及格被留級,為免耽誤聯考,而轉學至他校. 

5.當年升學主義掛帥,一般高中之音樂與美術課,可說形同虛設,上課只是擺個形

式,但在竹中,上該2門課,不能不提蘇森墉與李晏芳老師(綽號李銅鑼老師,因

係苗栗銅鑼人),他們兩人上課有一共同特色-表情嚴肅,很少笑容.猶記得第一

次上美術課,同學们魚貫進入其美術專業教室,每人均有畫板與畫架,在講桌上

擺了一個臘製蘋果,隨即叫學生坐好後,說:”今天考試,請畫桌上蘋果”,等下

次上課發下前次考試作業成績時,其評分標準竟是數據化,如: 大小比例,得幾

分,顏色得幾分,角度正確否得幾分,合計幾分,本人在竹中從無學科補考,但美

術共補考2次.音樂課則更恐怖,每次上課大約花20分鐘教一首新歌,隨即抽點

同學,由蘇老師彈鋼琴起個音,要打節拍清唱完新教歌曲,隨即打分數,高二下

要結束前最後一次音樂考試是練習作曲,該曲還得由蘇老師彈鋼琴認可後,方

能過關.記得當初本人係請託一位管樂團住宿同學捉刀代寫才過關.或許因蘇

老師教學品質之堅持,省竹中合唱團前後連續拿到九次當時全省高中合唱團比

賽冠軍.(聽說第10次無法得到冠軍原因,係評審團不想頒發終生成就獎給指

導老師,而改列亞軍)不論上述說法是否真實,我們仍要深深感謝該兩位老師之

教學精神,令人敬佩,終生難忘. 

 

6.當年每學期有一至二次,由學生主持,利用周一第一節課在舊大禮堂(現改為校

史舘)開”學生動員月會”自由發言,甚至批判校政與校長,這在當時亦是創舉,

但辛校長決不秋後算帳,同學方能暢所欲言.記得當時曾有住宿同學建議冬天

應供應熱水,惟辛校長一口否決,理由”學校無經費,且學生不能太享受”,現

在回想起來,我高一時,教國文之周志焜老師,上課時偶爾也會抱怨其寄宿之單

身宿舍,每逢下雨,外面下大雨,屋內下小雨,已多次告知事務室要修,惟陳勝昆

主任雖口口聲聲答應會儘速修理,但至周老師教完一年,已決定離職,仍未修妥,

或許與學校缺經費有關吧.又還記得有同學建議學校應有福利社,亦為校長否

決.理由是”製造校園髒亂,且會給學校管理單位帶來諸多困擾”.當時尚無自

動販賣機,高中無福利社亦是少見. 

 

7.當年竹中很少女老師,印象中,記得當時僅有兩位年輕女老師-教國文之陳安娜

與英文之謝錦梅老師.高二誠班時,有幸給謝老師教(很遺憾,已過世),她當時

剛從師大英語系畢業,年輕、端莊、漂亮.上課輕鬆活潑,同學亦喜歡與她開玩

笑.她上課時,如穿著裙子,為免走光,總是站在講台後,不太敢大步移動,記得

當時班上曾有一位同學在上課前於講台後邊塗紅墨水,等她一靠近,離開時,裙

子上橫的一排紅墨水,氣的半死.同學的惡作劇,可見一斑. 

 

8.竹中體育有兩個優良傳統,至今仍為學生所津津樂道-上學期的陸上運動會及5

千公尺越野賽跑與下學期的游泳比賽,越野賽跑學生如因身體狀況無法參加,

可自行決定”不參加”或改為”健走”.(由操場出發,沿著現今相當出名之十

八尖山由省竹商後面山路回來)游泳則需游完五十公尺方能畢業.我雖行動不

便,需拐杖協助行走,但亦在當時之縣立游泳池學會蛙式,游完五十公尺.記得

當時體育組長-克文貴,還站在池邊鼓掌拍手.現今該項運動成為本人養生健身



之道,如今我仍設法於下班後游五百公尺,假日游一千,持續五年了.至今心肺

功能很好,應是受益於游泳. 

   

9.同學中亦出了兩位傑出人物-吳建福(當初考上竹中即為狀元,被選為中央研究

院數理科院士)與立委林濁水(民進黨獨派大老),前者本人無緣相識,但後者,

本人擬借此機會說一下.濁水兄高二下曾與本人住同一寢室(我睡下舖,他睡上

舖),高我一班,記得當時他很少說話,我亦很少與他交談(後來得知他亦與本人

同為南投人,但很奇怪, 我習慣以台灣話與他交談,他總是以國語回答)在校時

期原名叫林宗耀(不知何時改為濁水),自畢業後從未聯繫.2000年,民進黨執政

後,開始在電視上露面,當時只覺得這位滿臉鬍子立委,講話神情相當熟悉,應

是同寢室之林宗耀,但姓名是林濁水,且亦不是新竹市選出之立委,故不敢打電

話至立法院確認,直至五年前,新竹市長於報上刊登一則新聞-東門街之辛校長

故居,擬規劃為”辛校長文物紀念舘”,文中亦提及竹中曾栽培不少政治人物

如:和尚市長施性忠與林濁水等人,我看見此則新聞方確定就是他沒錯.才打電

話至立法院與他聯繫,當他於電話中聽到我叫他“宗耀”,亦著實讓他嚇了一

跳. 

 

10.辛校長治校風格在當時應是絕無僅有,他每天都帶便當,中午吃完飯就躺在其

藤椅上午睡,儘管外面廣場上學生打球,走道上聊天各種吵雜聲不斷,他已習以

為常,照樣入睡.印象中,在校園內亦很少看見非本校教職員在校區內走動.辛

校長曾於大禮堂週會提及有不少生意人或民意代表欲向學校招攬生意,被他拒

絕,而藉市議會公報私仇,說他不務正業,時常在學校裡看不到人.他僅向議長

說:”歡迎議員隨時來校視察.”辛校長應是1945年由當時日本人手中接下省

中校長職務一直做到退休的極少數校長之一. 

 

3月24日之餐會於歡樂聲中結束.本次聚會共有五位老師參加-導師趙老師 

制陽(高齡八十四)與師母,教歷史之詹老師行懋與師母,首次參加聚會教英文之

楊老師平章,教生物黃老師邦輝(高齡八十二),教地理之黃老師定華與師母.餐後

約七、八位同學在詹老師帶領下回學校逛了一圈,大門右側之原教學大樓雖已改 

建,但拱形門仍保留下來.舊大禮堂(現改為校史舘)與磚造圖書館則原封不動,完

整保留下來,當我們一行人走到舊圖書館後,發現約有數十棵已存活近半世紀,竹

桿已變黃之桂竹仍在屋後隨風搖曳,雖然其旁之舊教室均已改建為相當新穎之建

築物,看起來有些不搭調,但學校與校友會針對這些舊建築物視同古蹟般用心保

留的誠意,令我們這些老校友感激不已. 

 


